
每年六一儿童节来临，我总是更加怀念
潘振声老师。

1991年，潘振声老师从兰州调来南京，任
江苏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当年，我隨冯
金发先生在文联文企联谊会工作，我们都热
爱歌曲创作，对新调来的潘老师充滿敬意，很
自然地和他亲密接触起来。在一次次交谈
中，对他热爱文艺、艰苦奋斗的经历逐步有了
深刻了解。

潘老师1933年出生于上海青浦县，毕业
于上海现代影剧演员学校。1951年参军，
1955年复员至上海漕溪路小学当音乐教师。
1957年调至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工作，1978年
调宁夏人民广播电台后，任宁夏回族自治区
文联副主席、区音协主席。

潘老师1963年创作的儿歌《一分钱》，在
全国一炮走红。当潘老师谈及这首歌的创作
过程时，我们都情不至禁地唱了起来：我在马
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
……潘老师回忆说，当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小喇叭》节目组来信，邀请他写一首歌，他不
由得想起自已在小学当大队辅导员的所见所
闻。他的办公桌上有个文具盒，里面装满了
孩子们拾到并上交的硬币。那时，孩子们放
学排队回家，警察在校外维护交通秩序。孩
子们过了马路就挥手喊道：“叔叔再见！”潘老
师把自己桌上的硬币和校外孩子们过马路的
场景融合起来，终于创作了《一分钱》这首歌
曲。从此，他一发不可收，接连创作了《春天
在哪里》《小燕子》《小鸭子》《祖国、祖国，我爱
你》等等一千多首脍炙人口的儿歌。他是儿
歌创作的巨匠，又无愧是我国儿歌创作的奠

基人。他的作品内容深深，线条单单，唱腔朗
朗，皆为亿万儿童欢迎和赞扬的主旋律作
品。潘老师说过，我们有时发现儿童哼唱大
人的歌，满口情爱，令人忧心；繁荣儿歌创作，
为他们多写一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歌
曲，是我们文艺工作者应负的责任。

潘老师被公众誉称为“《一分钱》爷爷”，不
要一分钱报酬早就被传为佳话。1999年，上海
公安博物馆成立，有关领导希望把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少儿部的约稿信及《一分钱》的曲谱原
稿作为馆藏珍品展览。工作人员不辞辛苦，终
于找到了潘老师，开出20万元收购价，潘老师
只是笑眯眯地点头。工作人员着急地说道，想
要多少钱，你就直说吧。潘老师又笑眯眯地表
态了：孩子们把一分钱高高兴兴地交到警察叔
叔手里边，我的手稿当然也一分钱不要，交到
警察手里边。他还说，我们要让“一分钱精神”
代代相传。多年来，这份《一分钱》曲谱原稿，
在全国儿童教育中意义重大。后经国家文物
局鉴定，被评为现代革命一级文物，永远珍藏
在上海公安博物馆中。潘老师严于律己，堪称
文艺界德艺双馨的典型人物。

潘老师乐于助人，和蔼可亲。退休前后，
经常被我们邀请参加省内文企联谊活动。他
每次都神情并茂地唱起他创作的一首首儿
歌。我在歌曲创作中，他曾两次尽全力指导
和帮助我。一次是我和冯金发创作了一首歌
叫《老百姓喜欢清廉的官》，潘老师看了好几
遍，把其中一句的低音改成长腔高音，旋律变
化后歌曲更加流畅动听。这首歌由歌唱家周
金星演唱、中国京剧院伴舞，在北京卫视
2009年元宵晚会上演出获得好评，后来又被

选为电视剧《浊世清流》主题歌。还有一件事
更使我终身难忘。2007年，我拍摄电影《同
一片蓝天》时，他接受我的邀请，为影片主题
歌谱曲。他操心劳碌多日，在他家里的小工
作室进行歌曲制作，还亲自到南京艺术学院
招集学生们，一遍又一遍指挥他们激情歌唱：

同一片蓝天下
校园是我家
从小做个好学生
为祖国奉献前程远大

同一片蓝天下
都是中国娃
五十六个民族好少年
团结进步热爱中华

同一片蓝天下阳光灿烂
同一片蓝天下四季鲜花
同一片蓝天下春风和谐
同一片蓝天下江山如画
录音结束后，我悄悄问他：潘老师，得给

您多少稿酬？他微笑地对我说：你是自筹资
金，以农民工孩子上学困难为主题拍一部电
影。人家都说我是“《一分钱》爷爷不要一分
钱”，看在你为儿童服务的份上，我也不要
钱。我们找个小店去喝一杯收工酒吧……我
听了十分感动，俩人各自匆匆通知夫人，去一
个小饭店共进午餐。那一次，我和潘老师开
怀畅饮。后来，他还高兴地在省政协礼堂参
加了这部电影隆重的首映式。

潘老师因突发脑血栓于2009年5月14
日夜与世长辞，享年77岁。女儿女婿遵他遗
愿，追悼会上不放哀乐，播放起《一分钱》《春
天在哪里》《小鸭子》《铃儿响叮当》《祖国、祖
国，我爱你》等一系列他创作的歌曲，送他最
后一程。

呜呼!谁料到我的一首《同一片蓝天下》的
儿歌，竟成了潘老师在人间最后的绝唱。

“儿歌大王”潘振声
□ 雪安理

爷爷是个精瘦的小老头，矮矮的个子，人
走出来干净、整洁，走路带风，很有精神。

农民出身的爷爷不是种地的能手，但绝
对称得上是捕鱼能手。

家乡四面环水，小小的村庄掩映在大片
的芦苇荡中。得天独厚的环境，成了鱼虾们
快乐的家园。爷爷的兴趣因此而生，捕鱼是
他从小就擅长的技能。

爷爷捕鱼的方法很多。大河里扳罾、撒
网，小河里打簖，浅水里罩鱼……

初夏，暴雨来临，雨水灌满农田，似瀑布流
入河里。爷爷穿着破旧的雨衣，背着一个用竹
子做的近一米高的圆筒状的鱼罩，手上提着一
个鱼篓，带着我，来到一片水汪汪的田边。

鱼儿在河水里缺氧，正追寻着含氧丰富
的雨水，争着逆流而上，蹿进田里。站在田埂
上，就看到许多鱼儿在浅水里跳跃。此时，爷
爷将鱼罩远远地抛向鱼群，只见鱼罩旋转着
身子，然后稳稳落下。鱼儿在鱼罩里活蹦乱
跳，我在田埂上拍手嬉笑。

爷爷提着鱼篓，挽着早已湿透的裤腿，深
一脚浅一脚地走向鱼罩。然后，听到爷爷高
兴地大喊：“光珍，快来捉鱼！”“好吶！”我快步
跟过去。尽管在泥泞的田埂上滑了一跤，但
内心的激动无法用词语形容。跟着爷爷出来
捉鱼，其乐无穷！

爷爷把我抱进鱼罩里，鱼儿是瓮中之鳖，
我却一条也抓不住，眼看抓住了一条，又滑掉
了，不断地抓，又不断地从手中滑掉，急得我
手脚并用，仍一无所获。鱼儿拍打着尾巴，溅
得我一脸泥点。爷爷笑我：“泥姑娘，出来吧，
看爷爷的！”

爷爷把我从鱼罩里抱出来，往鱼罩里俯
下身子，双手像两只大钳子，将大大小小的鱼
牢牢地夹住，很快地放进鱼篓里。大约两三
个时辰，我跟着爷爷收获了满篓的鱼儿。

天放晴了，爷爷划着小船，带我去集镇上
卖鱼。一路上，风凉凉的，水清清的，小船儿
伴着桨声和爷爷的故事悠悠前行。

卖了鱼，爷爷在一家烧饼店买了三个烧
饼，刚出炉的喷香的烧饼，让我馋涎欲滴，我迫
不及待地拿一个咬上一口。看到爷爷没有吃，
我拿起另一个递给爷爷：“爷爷，你也吃一个。”

“爷爷不饿。”爷爷抿了抿嘴，舔了舔落在
手上的几粒芝麻，“带回家，给你弟弟、妹妹
吃。”接着，爷爷把剩下的两个烧饼用纸细心
地包好，放进袋子里。

一到家，爷爷把皱巴巴的几张钱币交到
奶奶手里，对奶奶说：“三个孩子的学费还差
不少呢。”

在那个穷苦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里
大多重男轻女，不少女孩子是上不了学的。
父母种地的收入微薄，多次动过让我辍学的
念头。爷爷坚定地说:“再穷也要让三个孩子
读书！一个也不能少！”

随着我们渐渐长大，要离开家乡去县城
读书。家里的经济压力就更大了，入不敷
出。爷爷想到了打簖。农村流传一句俗语：

“干活三样苦，行船、打簖、磨豆腐。”七十多岁
的爷爷为了我们姐弟三人能顺利地读书，想
方设法挑最苦的活干。

烈日下，爷爷站在船头，奶奶用竹篙把船
稳住。爷爷用力挥动榔头，将事先编好的竹
子一根一根扎进水底，每隔一段距离，再打上
一根粗粗的木桩用来固定。每打完一个木
桩，爷爷总是大口喘气，挥汗如雨。

黎明时分，星星还在眨眼，爷爷就起来将
小马灯挂在船头，去簖口取鱼。无数的蚊虫
落在爷爷的身上，爷爷不停地拍脸、甩手、蹬
脚……奇痒难忍啊！在这一刻，爷爷却最开
心，因为他看到船舱里鱼儿蹦跳。

九月，螃蟹成熟了。夜晚，秋风习习。爷

爷将小马灯挂在簖口的木桩上，靠着船舷静
静地蹲着，像守敌的伏兵。机警的螃蟹循着
小马灯的光线陆续游来，被竹栅栏挡住去路，
就顺着竹子往上爬。眼看就要越过障碍，爷
爷敏捷地伸出右手，张开五指，抓紧蟹壳。尽
管螃蟹张牙舞爪，奋力抵抗，依然乖乖地进了
爷爷的蟹篓。

就是这样，爷爷经常蹲守螃蟹一整夜。
清早，手脚冰凉，脸色发白的爷爷才走进家
门。

记忆中，爷爷的手和脚裂满了口子，手丫
和脚丫都是烂的。晚上，经常看到爷爷洗脚
的时候，抓一小撮明矾放进水盆。爷爷说，明
矾可以杀菌止痒。爷爷把脚伸进水盆的那一
刻，咬紧牙，闭起眼，双手紧抓膝盖。站在一
旁的我也跟着咬牙、闭眼，我的双脚似乎同样
感受着爷爷的剧烈疼痛。

爷爷的手脚始终不见好，因为他整天离
不开水，离不开他的簖。

开学了，我从爷爷粗糙的手里接过一叠
钱，沉甸甸的。我满含热泪，暗下决心：要好
好读书，将来一定报答爷爷！

子欲养而亲不待。在我参加工作以后，
依然没能在爷爷身边尽孝。总是觉得日子还
长，会有机会。终有一日，爷爷病倒了。在县
城里，从事教师职业的我却一直不能陪伴在
爷爷身边。

爷爷病危了，我才急着往家赶，痛心没见
到爷爷最后一面！

慈爱的爷爷永远离开了我，我的眼泪流
成了河。

爷爷的墓坐落在他曾经打簖的那条河的
岸边。站在墓前，儿时跟着爷爷捕鱼的情景
历历在目。春风轻轻吹来，是爷爷用黢裂的
手轻抚我的脸。依然听到河水拍岸的声响，
是爷爷轻声的叮咛？久久地立在爷爷的墓
前，泪水溢满眼眶。

愿辛苦了一辈子的爷爷在天堂好好休
息，休息……

怀念我的爷爷
□ 朱光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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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蹄依稀，加急着秦时的明月
运河水悠悠，流淌不尽
隋唐的风云。扶光渐暖
青石板路舒展开千年的褶皱
那些青砖黛瓦、回廊立柱、雕花门窗
纷纷递出明清的章节
酒坊药铺饭馆茶社，各式的招牌旗幌
含着情，带着笑
金银玉石、字画古玩、编织鞋帽、茶

食酒水
游客穿梭其间，仿入久远的画图
打卡的相机把喧闹的流动瞬间定格
在蒲包肉弥漫的芳香和糖画织就的

梦幻里
当大红灯笼映亮整个街区的血管
古城每一个角落的细胞都在萌动发芽
而我们终究无法破译她永葆青春的

密码

盂城驿
啸呼的马鞭推开五月的驿道
六百枚马蹄印烙进砂石的滚烫
皇华牌楼高耸，承接着京城浩荡的

皇恩
风吹铃动，鼓楼将暮霭嵌入每一处

榫卯

驿丞的案桌，落笔的公文
裂纹与墨痕争夺着仅剩的一行江山
褪色的邮戳像遗落在运河底处的钱

币
静默地关上未能寄出的黎明
而驻节堂的梁木深处
仍蜷缩着灯火未尽的余温

马神庙结网的香火，袅娜着
最后一匹瘦马的奔腾
千年的嘶鸣依旧，悬在檐角
如同锈蚀的时针，切割着
马饮塘的倒影和不远处点点帆影

指尖轻轻触摸邮驿史的路径
岩石缝里长出时间的苔藓
一只驿卒的陶罐正从废墟里翻身
倒出半坛隔世的月光与马蹄铁
此刻，邮城正被运河打包
装订成驿路上最精美的书页

运河西堤
月光把三千年的柔情敲碎
八百里的珠湖起伏着涟漪的碎银
微风拂过，运河试图平复下剧烈的

心跳
西堤像温婉的女子，伸出玉臂
任由河水枕着，轻鼾入眠

避风塘里，密密的船缆低垂
系着鸥鸟打湿的羽翼
平津堰的暗伤中，贝壳正在酝酿
一场风雪，等芦苇白头
有人把渔火种进来世的年轮

青苔在御码头石阶上，誊写
被潮水一再篡改的账单
镇国寺塔身披金光，慈眉善目
护佑一队队船只北往南来
一池荷花淡泊宁静，从容不迫

木栈桥宛若游龙，垂钓起远处的汀
洲

银杏道英姿飒爽，似在为你接风洗
尘

而环湖路，几朵云彩、三两草地、一
片花海

把休闲、惬意、幸福，不断累加。无
需扫码

你便可以0元购得一段落日的瑰丽
和不羁的情怀

南门大街（外二首）
□ 杨正彬

五一刚过，九十三岁的妈妈颤巍巍地拿
出一样东西，悄悄地塞给我，那是一张早已泛
黄的存货卡。

这张存货卡是粮油门市部与客户之间兑
换粮油的凭证，记载着十六年前，我们搬进集
镇居住时，妈妈存入的235斤菜籽，这些菜籽
是老人家那年通过辛勤劳动获取丰硕果实的
见证。自从有了这张存货卡，每当家里食用
油快要用完的时候，妈妈总会拿出来，催促我
们赶紧去换油。

妈妈很重视这张存货卡，用一层层牛皮
纸包裹着，放在带锁的抽屉里。现在干嘛要
交给我？妈妈这样解释，卡里仅剩12斤菜籽
油可兑换，只需一两次就会归零，这样放在抽

屉也没有任何价值。她又自言自语地说，老
了，没有能力打菜籽了，换不了油啦。我安慰
她，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买油比换油省事多
了，到处都可以买到油，不光是菜籽油，花生
油、大豆油多了去了。妈妈摇了摇头，责怪
道，你们就是不注意勤俭节约，买油是要花钱
的……

拿着这张存货卡，我没有去兑换，而是悄
悄地收藏起来。然后，到超市买了12斤菜籽
油，谎称用完了存货卡的余额。

一张存货卡
□ 韦志宝


